[bookmark: _GoBack]国外自主学习研究及其启示
王祖萌
（喀什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844000）
〔摘  要〕国外自主学习的相关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年代，在90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走向了成熟时期。由于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在当前学术界，自主学习的定义与培养策略并没有给予清晰的界定。本文主要围绕自主学习的缘起、内涵及主要方式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国外自主学习的研究，最终得出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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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早在16世纪，Galileo Galilei就提出“你不可能把一切知识交给他，只能帮助他从内心发现和了解事物”。此观点与中国著名谚语“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8世纪，法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Jean-Jacques Roussseau认为教师应为学生创造有效学习的环境，使学生通过自觉学习，形成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爱弥儿》的主人公出于好奇心和需求来追求知识，实际上是一个自主学习者的原型。然而，当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了惯例后，教师逐渐成为权威，在课内外都扮演着支配角色，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20世纪30年代，主张儿童中心论的John Dewey和William Kilpatrick在北美开启教育进步运动，以全新的课程设计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取代欧洲形式主义课程、教材和教法。杜威的教育思想，如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智力”等有力的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美国的教育界。Ivan Illich的《非学校化社会》揭露了制度化教育徒劳无效的本质，提出自主性学习“通过学校教育来普及是不可行的，当前必须寻找一种与制度完全相反的教育渠道：通过教育的网络使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一刻都能互相学习、互相分享和互相关心”。这些哲学家对教育改革有着重大作用，有力推动了“自主性学习”在语言教学中的发展。
事实上，自主性学习可以弥补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的语言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如课堂上学习者发言和行为的缺乏，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能力的发展受到抑制等。
2、 自主学习的内涵
    （一）自主学习的缘起
“自主性”一词源于希腊单词“autonomos(自我制定规则、自我管理)”，最初在政治环境中使用，后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自主性概念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建构主义心理学及语言学教学等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欧洲掀起了反对行为主义的浪潮，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相继产生，“自主性”开始存在于语言教学和学习中。[1]这两种理论都强调知识建构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教育要培养适应变化和知道如何学习的人，决定这种变化的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知识。 罗杰斯认为学习者本人是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只有帮助学习者了解自身的学习特点，才能促进内部动机，主动学习。而认知心理学强调人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具有决定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J.B.Carrol、Tolman、Gagne、Bruner、Ausuble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共同创建了以信息加工模型为代表的认知心理模式。该模式强调学习者内部的学习以及记忆的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者从被动的接受向主动的参与转变，通过认知技能来控制认知过程。学习评价除了关注学习者掌握了多少知识，还要看学习者能否完善其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信息加工的水平。Gagne的信息加工理论提出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传递要储存的知识，而是激发学习者已具有的能力来完成目前及将来的学习任务。[2]教师应引导学生利用原有的知识来理解新的学习内容，并复述重要的知识点，比如用自己的话说出来，通过举例或结合生活经验来解释这些内容，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3]Bruner提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理论，强调学习者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居于主体地位，改变了传统上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主宰一切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将学习看作学习者积极主动寻求答案、解决问题的发现过程。[4]D.P.Ausuble强调有意义学习的作用，认为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知识能够与新的知识建立某种联系。[5]在Bandura社会学习理论中，有着认知特征的“自我强化”、“自我效能”等概念反映了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6]由他提出的个体、环境和行为相互影响的交互决定观使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人的行为特征。
在语言学领域，学者们开始怀疑脱离社会而研究语言的态度，主张加强对语言的社会性研究。最著名的代表性理论有D.H.Hymes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概念”、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Functional Grammar)、美国语言学家J.Searle和英国哲学家J.Austin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s)、语言学家Z.S.Harris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i)、语言交际民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等诸多新领域的拓展促成了交际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的出现。[7]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教育家D.Wilkins提出交际法。交际法理论以语言的功能意念为主导，把学生的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这一系列语言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发展对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社会性和个性需求较为关注，为学习者自主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理论依据。同一时期，源于北美的“个性化教学(Individualization)”和欧洲对“学习者需要(Learner needs)”的重视也引起了外语教学界对自主性学习的热烈讨论。[8]
学习者自主(Learner Atonomy)的概念产生于欧洲成人教育改革。Chalon与Holec通过法国南锡大学的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心(CRAPEL)对成人学生开展了广泛的自主性教学与研究改革的试验。该模式要求学习者根据自身需求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和材料，制定及执行学习计划、监控学习过程等。教师则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组织、协调及指导。
1971年，Holec首次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心(CRAPEL)大会的报告中使用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一词，主要对象为没有时间或机会参加课堂学习的成年人。Holec提出了自主学习的两个必备要素：“一是学习者必须有能力自我负责学习；二是让学习者学会用学习框架来控制学习”。[9]
1981年，Holec在《自主性与外语学习(Autom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中首次正式提出“自主学习”的概念，随后引起了各个学术领域的积极关注和热烈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自主学习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还是深度上都有了重大进展。自主学习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并将自主学习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目标。[10]
    （二）自主学习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后，自主学习得到了国内外外语教育专家的普遍关注，关于自主学习的理论探讨仍在进行。Bown认为“自主学习的概念难以推敲，定义起来十分困难”。[11]主要原因是：其一，不同的作者定义的方式不同；其二，关于自主学习的定义还在研究当中，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完善；其三，自主学习的研究具有地域性。[12]因此，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与自主学习相关的不同名词，如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与自主学习相关的不同名词，如“self-instruction(自修)”、“self-regulation(自我调节)”、“independent learning(独立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自我定向的学习)”以及“self-access learning(自便式学习)”。这些名词都能表示自主学习，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替换“autonomous learning(自主式学习)”和“learner autonomy(学习者自主)”。学者们对自主学习定义的不同给自主学习的研究带来了多样化的特点。
迄今为止，Holec的定义最具有影响力，他将自主学习定义为“自我负责学习的能力(the ability to take charge of one’s own learning)”，并将体现自主学习的能力的概括为五个方面：1)确定学习目标；2)决定学习内容；3)选择学习方法和资源；4)监控学习过程；5)评价学习效果。
Dickinson认为“自修(self-instruction)”是指“学习者完全负责与学习有关的所有决策以及这些决策的实行”，即学习者可以识别和重建教师的教学目标，确立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满足个性化的需要，并能自我决定学习内容，判断选择的策略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根据情况作出适当调整，以达到满意的学习效果。他将自主学习看作是学习者为我负责学习态度和能够完全独立学习的能力。[13]
White将“独立的语言学习(independent language learning)”分为三种不同大小的含义：学习者在课外独立学习的环境下发展语言技能；在课内培养学习者自主的方式；学习者在自我定向的学习中掌握属性和技能。[14]
Sheerin将“自便式(self-access)”定义为学生独立选择使用学习材料，以获得行为反馈的方式，这种模式将学习材料作为学习内容的中心。例如，将学习者的答案与材料中伴随的答案进行对比。[15]Gardner将“自便式学习(self-access learning)”理解为一个自主化的学习过程，它可以融入到课程中，使学习者受到环境的控制，也可以超越制度的约束，使学习者在自然、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知识。
Zimmerman&Schunk从心理学视角将“Self-regulation”解释在自我定向的过程中帮助学习者将心理能力转换为与任务相关的学术能力。[16]
“自我为导向的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被意为without being taught，即不论有无机构的帮助，学习目标、学习资源和设备都由学习者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并且自我评价学习过程和结果，自我管理学习时间。[17]
Little将“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界定为“能客观、批判的反思，并独立做决定和行动的能力”。[18]后来，Little提出“学习者自主是互相依赖的产物，而不是独立的产物”，为“learner autonomy”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即“关联性”。[19]
这些术语可能会被交替使用，但我们仍要注意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self-instruction”涵括了教室课堂以外的各种语言环境，学习者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习语言，较少与指导者和同伴面对面的交流；“independent learning”和“self-instruction”强调学习者在课内外都独立于指导者；“self-regulation”是在追求学术目标，对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严格的管理过程；“self-access”可以看作是促进学习自主和自我定向学习的方式，但两者不必同步进行。Little给“learner autonomy”的语言定义增加了社会文化的成分，即与他人的关联性。从Holec的观点来看，“learner autonomy”和“self-directed learning”的含义较为相近，因为二者都强调学习是由学习者自己来负责的。但是Benson指出这两种术语最重要的区别是：“autonomy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而self-directed learning是学习者决定内容、方法和评价的一种特殊的学习模式”。[20]书本和杂志上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术语，但他们都是以学习者积极的学习参与为特点。也就是说，学习者应该“拥有传统上属于教师的某些或所有权利，例如确定具体的学习目标、选择适合自身学习方法和及时评价学习过程”。[21]
因此，self-planning，self-management，self-reflection 和self-evaluation都包含在learner autonomy学习者自主的概念中。
    （三）学习者自主程度的差异性
1)学习者在学习中能达到何种程度的自由是自主学习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学习者要发展自主性，就必须要有完全的自由，提出这个观点的有教育哲学家Paulo Freire，社会科学家Ivan Illich，教育学家Phil Benson和Alastair Pennycook。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自主并不等于自由，完全的自由并不存在，完全享受自由并脱离所有职责的人不是自主的。
2)Nunan认为学习者自主的形成必须经历五个阶段：了解教学目标；参与选择目标；介入调整目标和内容；创造设定自己的目标；超越课堂，与外界联系。这五个阶段在语言学习框架下揭示了学习自主的学习活动的先后顺序。[22]
3)Littlewood将自主学习分为“前摄自主(proactive autonomy)”和“后摄自主(reactive autonomy)”两种程度。前摄自主指学习者自我决定即将掌握的目标、选择方法和内容、监测过程以及评估结果等。他所提出的“前摄自主(proactive autonomy)与Holec的“自我负责学习”是相对应的。后摄自主指教师或教学大纲为学习者确定学习目标后，学习者自己组织可利用的资源以达到既定目标。后摄自主是前摄自主的准备阶段，其本身也是自主学习的目标。前摄自主是学习的理想境界。
4)Macaro把学习者自主的类型分为语言能力自主、语言学习能力自主和选择与行为自主。[23]
5)Scharle和Szabó也把学习者自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提高意识”、“改变态度”和“迁移作用”(transferring roles)。[24]
6)Phil Benson力图利用对语言“教”与“学”过程进行控制的三个维度(学习管理、认知加工和学习内容)来勾画学习者自主的层级。
7)Kumaravadivelu站在中性的角度来解释自主学习，通过有用的工具和合适的方法让学习者知道如何学习，充分发挥批判性思维能力。[25]
所有这些表明自主性不是由学习者实现的一种稳定状态，而是在不同情况下进步的和改变的状态；学习者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是自主的，但当他们必须遵从老师的指导时就不必自主；自主性与情境有关，受学习外在的环境和学习者内在的自身因素的影响；自主性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教师、同伴和父母等他人相关。
    三、自主学习的主要方式
Benson将自主学习的发展应用分为六种方式：以资源为基础、以科技为基础、以学习者为基础、以课程为基础、以教师为基础。
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强调学习者与学习资源之间独立的交互作用。以自便式学习(self-access)、自修(self-instruction)和远程学习(distance learning)为例，学习者能够操作控制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材料以及对学习进行评价。
国外对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自便式学习(self-access)，有如下领域：1)自便式学习策略(self-access approaches);2)学习者培训(learner training)；3)材料设计；4)自便式学习评价。
以技术为基础的方法与以资源为基础的方法很相似，但它关注的的是利用技术来获取资源，例如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和互联网在线学习。
以学习者为基础的方法强调行为和心理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使学习者对学习有更大的控制权。此方法也关注学习者受到策略培训后的发展状况。[26]
以课堂为基础的方法强调学习者对课堂学习中计划和评价的控制。
以课程为基础的方式在课程大纲的制定过程中形成，在与教师的合作下，学习者成为内容和程序的主要决定者。
以教师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教师的作用以及培养学习者的自主性的教师教育。近年来对以教师为基础的方法的关注越来越多。
    四、自主学习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一）加强教学设计的针对性
教师在设计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设计的针对性，突出外语课的意义，紧密联系教材知识进行设计。首先，要注意不同年级学生的理解程度，强化学生参与教学设计的层次性，最终实现教师定题、学生自主设计教学方案；其次，要注意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内容的侧重点不同，教学设计的过程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避免以一概全，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方案，学习内容上更要突出专业特点；最后，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了解每一位学生的特点和需求，然后不断努力满足其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长处，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二）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
中国传统的教学由教师单一的对学生传递知识，强调教师和教师功能的重要性。教师充当着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者，为学生传递所需掌握的知识。学生应该听从、配合教师的安排来显示对教师的尊敬。学生应该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并在课堂上跟从教师的指导。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建立应以学生尊敬教师及其学识的权威性为基础。
在当前中国的教育背景下，老师应该放松对学生的控制，调整在语言教学中的角色，帮助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在课堂情境里的自主学习中，教师主要作为服务者、帮助者和辅导者起作用。他更多的是一种提供资源和咨询服务的人，而不是权威；他是课堂中的服务者；尤其是他帮助学习者在学习上依赖于自己。具体来说，教师将通过需求分析(学习和语言学要)、目标设定(长、短期，可实现的)、任务计划、选择材料和组织交流来帮助学习者计划并执行他们独立的语言学习；帮助学习者进行自我评价(评价基本能力、监测进程、自我或同伴评价)。
（三）以“学习者为中心”
当前教学范式逐渐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应该采取措施教学生如何学习，并鼓励他们更加自主。教师应该与学习者产生良好的互动，帮助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形成高效学习的习惯，而不仅仅是传递知识给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教师向学生职责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接受教师和正规的课堂教学。相反，教师的角色将更加灵活多样，教师的功能得到了增强而不是削弱，并且他的创造力将比发达的知识技能产生更大的需要。教师将继续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指导性的帮助。学习者能够自我组织学习需要来自教师的大量指导和反馈。
虽然教师在尽其所能的履行职责，学生却是最终学习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以学习者为主的教学环境中。因此，语言学习要求学习者表现出自主性。
要提高自主性。首先，学习者需要了解语言、语言运用和语言学习，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哪些因素可以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学习者只有清楚的认识到语言学习的过程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才会充分的将自身融入到语言学习中。其次，学习者要认识到学习的责任应该与教师共同承担。学习者需要知道如何学习，教师则需要知道如何使这个过程进行得更加便利。学习应该获得更多的机会自己做决定、选择材料、设置目标、测试结果。学习者在语言课堂中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听众。也就是说，学习者应该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负有更多的责任。
（四）开展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并不单指学习者独立的学习状态。通过合作学习，学习者能获得更多机会负责自己的学习。教师的工作应该是在语言课堂中组织合作小组活动，例如提出开放性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然后汇报讨论结果等等。这样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自主性，还提高了学习者的合作意识和自信。
    5.结语	
    本文从缘起、内涵、差异性及主要方式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外对自主学习的研究状况，希望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自主学习的概念和实质，最终得出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对外语学习和教学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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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tonomic Learning abroad and Its Enlightenment
WANG Zum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Kashi Uniersity,Kashi 844000,China)
Abstract: The related study abroad about autonomic learning was started in the 1970s, developed in 1980s and made achievements in 1990s. At present, it enters in a mature period concerning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As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focuses, the definition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autonomic learning have not been reached consensus yet.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 learner autonomy” is to be explored and interpreted centering around origin, connotation and producing modes. Finally, it draws inspira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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